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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公共投资由各级政府部门主导，基于这一实践，文章在经典的拉姆齐 － 卡斯 － 库普

曼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行政机构的最优化行为，说明在政府主导公共投资的增长方式下公共

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一个公共投资效率的梯级，居民福利水平

也呈现系列梯级分布，而且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梯级越高，居民福利水平梯级也越高。因此，在当

前政府主导公共投资的增长方式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并使其位于关键值之上，这

对于居民和政府机构是双赢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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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经典的索洛模型(Solow，1956)通过引入资本积累揭示经济增长的原因，但资本积累既不能理解长期经

济增长，也不能解释国家之间收入差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放弃了简单的资本单一

要素积累理论，代之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须的技术条件及技术进步机制，推进了增长理论的创新。在内

生增长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模型。第一类是阿罗(Arrow，1962)［1］
提出的干中学模型，扬(Young，

1991)［2］
提出的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第二类是内生技术进步与资本回报递增模型，如罗默(Ｒomer，

1986，1990)［3］［4］
提出的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模型，卢卡斯(Lucas，1988)［5］

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格罗斯

曼与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6］
的横向创新模型，以及阿洪与豪依特(Aghion，Howitt，1992)［7］

的

纵向创新模型。以上内生增长模型都是基于经典的拉姆齐 － 卡斯 － 库普曼斯模型，没有区分私人投资和公

共投资。在具有公共投资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巴罗(Barro，1990)［8］
沿用拉姆齐 － 卡斯 － 库普曼斯模型

的基本假设，通过平衡财政预算约束，将公共投资是作为流动变量纳入生产函数，影响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

率，最终导致内生经济增长。但是该模型的缺点是忽视了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不同，缺少公共投资确定的

内在机制，其公共投资是通过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这与我国当前国情下，公共投资是由政府尤其是

各级行政机构主导的投资模式很不相同。对于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特别是政府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将

政府行政机构的行为特征纳入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们提出的假设是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目标是最

大化其自己的终身效用水平。这一观点体现了公共选择学派的思想，它类似于居民在消费决策中使其效用

最大化相类似。本文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政府行政机构主导的公共投资内生增长模型，并分

析其相应的政策意义。

二、模型设定

本文的内生增长模型同时考虑家庭和政府行政机构的最优化行为。理论上，两者在决策顺序可以分为



合谋和非合谋决策两种基本类型，然而，在实践中非合谋决策更为现实。因此，本文的决策顺序指后一种类

型。所谓非合谋决策是指居民对消费、政府行政机构对公共投资分别作出决策的情况。
为将分析重点集中在消费和公共投资的内生决定机制上，本文假设人口增长率为零且不单独考虑生产

技术因素。假设私人资本折旧率为 100%，初始的私人资本存量表示为 k －1。假设政府是每期预算平衡的，唯

一的收入来源是消费税，税率用 τ 表示，区间是(0，1)。
类似于经典的拉姆齐 － 卡斯 － 库普曼斯家庭最优模型的结构，首先在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具体设定

上，采用瞬时效用函数形式，其函数形式为:∑!

t = 0
βt lnct (1)

为明确考虑私人资本和公共投资的作用，设定可分的生产函数，对于私人资本的生产函数采用柯布 －
道格拉斯型的生产函数，若 t － 1 期私人资本为 k －1，根据本文假设，t 期的资本为 kαt －1，其中 α 是私人资本生产

的弹性系数，其值范围为(0，1)。公共投资主要包括高速公路、教育和基础科研等。高速公路当前的生产效率

较高，类似于私人资本其边际生产率很可能是递减的，而教育与基础科研当前的生产效率较低，类似人力资

本其边际生产率很可能是递增的。两种效应综合起来，设定公共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可用一个参数表示，它能

够综合考虑生产率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这对于政府主导公共投资的增长方式下明确公共投资效率的意义已

经足够。因此本文设定公共投资的生产函数为线性形式。同时，我们设定公共投资为单期流量，这样既可简化

数理分析又不影响公共投资的内生化的主要经济含义。这种单期化的处理方式类似于拉姆齐 － 卡斯 － 库普

曼斯模型中设定私人资本初期存量为零及其折旧率为 100% 的情况。基于这些考虑采用单期线性形式，用 et
表示 t 期的公共投资，参数 m 表示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若公共投资项目的决策、管理等环节正常，则 m 显然

是非负的，因此设定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0。基于这些考虑可得家庭预算约束为:kαt －1 + met = (1 + τ)ct
+ kt － kt－1 + δkt－1，该式左边表示 t期的生产;右边表示 t期的分配，其中消费的部分为 ct，税收的部分为 τct，投

资的部分为本期的净投资与上期重置投资之和，即 kt － kt－1 + δkt－1，参数 δ 表示私人资本的折旧率。为了保证

动态最优问题可解，使整个模型集中对公共投资的效率分析，以简化预算约束式，设私人资本折旧率为

100%。这样，家庭预算约束条件简化为:

kαt －1 + met = (1 + τ)ct + kt (2)

由政府每期预算平衡条件，将政府购买 gt 用政府预算约束 τct = gt + et 代替，效用跨期贴现率为 β，得到

政府行政机构终身效用函数为:∑!

t = 0
βt(τct － et) (3)

公共投资的范畴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和基础科研投入。消费水平提高意味着生活费用提高，基

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基础科研人员的工资也应提高以保证一定的生活水准，因此设定法律规则:et = Act，即 t
期的公共投资与 t期的消费水平直接挂钩。其中，参数 A表示相对消费的公共投资比例。法律事先规定投资比

例的基本范围，该范围一方面保证投资比例非负，另一方面保证居民消费和政府行政机构的购买支出为正。
由此规则，政府行政事务确定权体现在投资比例的具体确定上。由于有此法律规则，居民在这种规则下先行

决定最优消费是理性的。基于这些考虑，本文接下来正式考虑居民消费决策先行、政府行政机构公共投资决

策后行的非合谋情况下的公共投资内生增长模型。

三、模型分析

拉姆齐 － 卡斯 － 库普曼斯模型，代表性居民的决策目标是终身效用函数最大化，其约束条件满足我们

上述分析。因此，可以建立下列模型:

Max∑!

t = 0
βt lnct (4)

s． t:kαt －1 + mAct = (1 + τ)ct + kt (5)

考虑贝尔曼值函数迭代:Vj+1(k) = max{ lnct + βVj( k
～
)} (6)

其中，k～ 表示下一期的资本。为求解该动态最优问题，首先猜测价值函数 V(k) = E + Flnk，然后采用待定

系数法确定其具体表达式，过程如下:

考虑 V(k) = max{ lnc + βV( k～ )}，利用一阶条件:1 / c = βVk( k
～
)(1 + τ － mA)，和所猜测的函数解的表达

式 V(k) = E + Flnk，将 k～ = kα － (1 + τ － mA)c 带入一阶条件，得到 c = kα /(1 + βF)(1 + τ － mA)。将 k～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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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于 k 的表达式代入 V(k) = max{ lnc + βV( k～ )}，利用等号两边对任意 k 成立的性质得到 E、F 的参数表达

式，其结果如下:

E = 1
1 － β

［ln(1 － αβ) － ln(1 + τ － mA) + αβ
1 － αβ

lnαβ］，F = αβ
1 － αβ

由值函数迭代解的唯一性即可确定该最优问题的价值函数表达式如下:

V(kt) = 1
1 － β

［ln(1 － αβ) － ln(1 + τ － mA) + αβ
1 － αβ

lnαβ］+ α
1 － αβ

lnkt (7)

因此私人资本的动态方程:kt = αβkαt －1 (8)

对(8) 式作迭代运算得 kt = (αβ) (1－αt+1) /(1－α) kα1+t－1 ，进一步考虑到 0 ＜ α ＜ 1 的参数设定，即可得到当 t

→+ !时，kt → (αβ)
1

1－α，即私人资本是渐进收敛于稳态的。

由一阶条件 1 / c = βVk( k
～
)(1 + τ － mA) 得到:

ct = 1 － αβ
1 + τ － mAk

α
t －1 = 1

αβ
1 － αβ

1 + τ － mA (αβ) (1－αt+1) /(1－α) kαt+1－1 (9)

由 0 ＜ α ＜ 1 可知 t→+ !时，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 mA (αβ) 1 /(1－α) ，即代表性居民的消费也是渐进收敛的。

政府购买支出为:gt = (τ － A)ct = (τ － A)
1
αβ

1 － αβ
1 + τ － mA (αβ)

1
1－αβt (αβ)

－αt+1
1－α kαt+1－1 (10)

由 kt、ct 的动态方程的渐进收敛性可知，当 t 充分大时，经济在稳定均衡状态附近。对经济的稳定均衡状

态，有以下解析表达式:

αkssα－1 = 1
β

(11)

css = (αβ)
α

1－α － (αβ)
1

1－α

1 + τ － mA (12)

ess = A (αβ)
α

1－α － (αβ)
1

1－α

1 + τ － mA (13)

在确定了居民的最优决策后，接下来分析政府行政机构的最优决策问题。由于代表性居民的消费决策已

确定，政府行政机构会考虑到该信息以改善其决策。
由于法律事先规定了投资比例的基本限制范围，从消费表达式(9) 和政府购买表达式(10) 即可明确公

共投资比例 0 ≤ A ＜ 1 + τ
m 且 0 ≤ A ＜ τ。

在每期决策时，居民先行，一个按规则行事的政府行政机构只能通过选择公共投资比例来使其效用最大

化，即面临下述最大化问题:

∑!

t = 0
βt(τct － Act) (14)

s． t:ct = 1 － αβ
1 + τ － mAk

α
t －1 = 1

αβ
1 － αβ

1 + τ － mA((αβ)
1－αt+1
1－α kαt+1－1 (15)

上述问题可简化为如下无约束最优化模型:

∑!

t = 0
βt［(τ － A)ct］ = (τ － A)

1
αβ

1 － αβ
1 + τ － mA (αβ)

1
1－α∑!

t = 0
βt (αβ)

－αt+1
1－α kαt+1－1 (16)

观察表达式(16) 可知其最大化问题等价于选择 A 使每期效用最大化，同时由 A ＜ τ 可知，最大化(15)

也等价于最大化下列问题:

Max τ － A
1 + τ － mA = 1

1 + τ － mA
τ － A + m

(17)

对于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的不同情况，政府行政机构的最优行为的结果差异很大，由于公共投资的生产

效率 m≥ 0，分以下四种情况详细讨论。
第一种情况: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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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0 时，政府行政机构的最大化问题等价为 Max τ － A
1 + τ

，政府行政机构的最优

行为会使相对消费的公共投资比例 A 尽量小，考虑到投资比例 A 的限定范围(即 0 ≤ A ＜ 1 + τ
m 且 0 ≤ A ＜

τ) 得到最优投资比例 A* = 0，因此政府行政机构的公共投资水平 e*t = 0，代表性居民的最优消费结果为:

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αβ)
1－αt+1
1－α kαt+1－1 (18)

由(18) 可知当 t→+ !时，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αβ)
1

1－α

代表性居民的终身效用水平为:

∑!

t = 0
βt lnc*t = ∑!

t = 0
βt ln(

1
αβ

1 － αβ
1 + τ

(αβ)
1－αt+1
1－α kαt+1－1 ) (19)

由对数函数的运算法则并运算求和可知(19) 式的级数收敛于某一实数，因此该级数是有限的，即代表

性居民终身福利此时只有有限大小。
政府行政机构的购买支出为:

g*
t = (τ － A)c*t = 1 － αβ

αβ
τ

1 + τ
(αβ)

1－αt+1
1－α kαt+1－1 (20)

政府行政机构的终身效用水平为:

∑!

t = 0
βt［(τ － A)c*t ］ = 1 － αβ

αβ
τ

1 + τ
( )αβ

1
1－α∑!

t = 0
βt (αβ)

－αt+1
1－α kαt+1－1 (21)

命题 上述(21) 式的级数收敛于某一实数。
证明:由于0 ＜ αt +1 ＜ 1，因此 kαt+1－1 对任意大于零的初始私人资本存量均有上下界，由指数函数的性质可

知(αβ)
－αt+1
1－α 关于 t 是严格单调减小的，因此可以判断∑!

t = 0
βt (αβ)

－αt+1
1－α kαt+1－1 有上界，定义:

Sn = ∑!

t = 0
βt (αβ)

－αt+1
1－α kαt+1－1

由上式中参数大于零的假设，可知{Sn} 是严格单调增加的。由数列的单调有界收敛定理可知(21) 式的

级数收敛于某一实数。由该命题可知，政府行政机构的终身效用水平此时只有有限大小。

第二种情况: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0 ＜ m ＜ 1 + τ
τ
。

由(16) 式表示的最大化函数可分解成两个双曲线函数，其中，
1

1 + τ － mA
τ － A + m

关于
1 + τ － mτ

τ － A 是一双

曲线函数，
1 + τ － mτ

τ － A 关于 A是另一双曲线函数。在 的情况下，该双曲线的图形可用图1(a) 和图1(b) 表示。

由公共投资比例 0 ≤ A ＜ 1 + τ
m 且 0≤ A ＜ τ 的限制范围可知，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0 ＜ m ＜ 1 + τ

τ 的情

况下，该限制范围等价于 0 ≤ A ＜ τ。

图 1(a) (1 + τ － mτ) /(τ － A)

关于 A 的双曲线

图 1(b) 1 /［1 + τ － mτ) /(τ － A) + m］

关于(1 + τ － mτ) /(τ － A) 的双曲线

从图 1(a) 和图 1(b) 可知，在投资比例范围为 0≤ A ＜ τ 的条件下，政府行政机构的效用函数关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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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比例 A 是严格单调减小的，这时政府行政机构最优行为会选择尽量小的公共投资比例，即 A* = 0。
由最优公共投资比例 A 为零可知政府行政机构的公共投资水平 e*t = 0。
在公共投资比例为零时，代表性居民的最优消费为:

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αβ)
1－αt+1
1－α kαt+1－1 (22)

由(22) 式可知 t→ !时，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αβ)
1－αt+1
1－α ，即居民消费是渐进收敛的。

代表性居民的终身效用水平为:

∑!

t = 0
βt lnc*t = ∑!

t = 0
βt ln(

1
αβ

1 － αβ
1 + τ

(αβ)
1－αt+1
1－α kαt+1－1 ) (23)

政府行政机构的购买支出由(20) 式决定，由该式可知当 t→ !时，g*
t →

1 － αβ
αβ

τ
1 + τ

(αβ)
1

1－α。

政府行政机构的终身效用水平为:

∑!

t = 0
βt［(τ － A)c*t ］ = 1 － αβ

αβ
τ

1 + τ
( )αβ

1
1－α∑!

t = 0
βt (αβ)

－αt+1
1－α kαt+1－1 (24)

以上最优化结果是可预料的。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0 ＜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假设政府行政机构减少

一单位的公共投资，则其效用因此直接增加一个单位，但公共投资有生产性，其在当期又可使产量减少 m 个

单位，由(8) 式可知，私人资本的路径不受影响，当期的居民消费因此减少
m

1 + τ
，消费税税收因此减少

mτ
1 + τ

，

由此政府行政机构的效用间接减少
mτ

1 + τ
。又由于 m ＜ 1 + τ

τ
，因此

mτ
1 + τ

＜ 1，这样政府行政机构的效用净减

少
mτ

1 + τ
－ 1 ＜ 0 个单位。因此政府行政机构的最大化行为会导致公共投资减少，又因为公共投资的边际生产

恒为 m(即没有边际生产递减性)，因此公共投资趋于无穷小，但由于基本限制范围的存在，公共投资最小只

能为零，由此可判定公共投资比例为零符合政府行政机构的最大化利益。

由情况一和情况二的各变量的参数表达式可知，在生产效率 0 ＜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内生变量均与 m

= 0 时的相同，这就是说，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0 ＜ m ＜ 1 + τ
τ 与 m = 0 的经济结果无任何差异，即公共投资

的低效率就是完全没有效率，其最优公共投资均为零，家庭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各期消费、购买支出及终身效

用水平只有有限大小，而且其均与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无关，这样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0 ≤ m ＜ 1 + τ
τ 形成

一个梯级，在该梯级上，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与具体的公共投资效率无关。

第三种情况: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

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

1 + τ － mτ
τ － A 关于 A 的双曲线函数图形如图 2(a) 所示，

1
1 + τ － mA

τ － A + m
关于

1 + τ － mτ
τ － A 的双曲线函数图形如图 2(b) 所示。由公共投资比例 0≤ A ＜ 1 + τ

m 且 0≤ A

＜ τ 的限制范围可知，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该限制范围等价于 0 ≤ A ＜ 1 + τ

m 。从图

2(a) 和图 2(b) 可知，在这一限制范围内，政府行政机构的效用函数对公共投资比例 A 是严格单调增加的，

这时政府行政机构最优行为会选择尽量大的公共投资比例，即 A* = 1 + τ
m －0，该式表示最优投资比例以左

极限取
1 + τ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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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1 + τ － mτ) /(τ － A)

关于 A 的双曲线

图 2(b) 1 /［1 + τ － mτ) /(τ － A) + m］

关于(1 + τ － mτ) /(τ － A) 的双曲线

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m ＞ 1 + τ
τ 的情况下，由于

1
1 + τ － mA 趋向 +∞，因此，由(9) 式可知代表性居民

消费的解析表达式是:在 t 有限时，c* = + ! +0 (25)

进一步，由(9) 式可知 t→+ !时，c* →+ !，因此消费是广义收敛的。

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由于

τ － A
1 + τ － mA 趋向 + ∞，因此，由(10) 式可知政府行政

机构的公共投资的解析表达式是:c* = + ! +0 (26)

代表性居民的终身效用水平:∑!

t = 0
βt lnc*t = + ! +0 (27)

由(16) 式和(17) 式及 A* = 1 + τ
m －0 可知政府购买支出和政府行政机构终身效用水平分别为:

g*
t = (τ － A)ct = + ! +0 (28)

∑!

t = 0
βt［(τ － A)c*t ］ = + ! +0 (29)

式(25)、(26)、(27)、(28) 和(29) 中的 + ! +0表示各变量和终身效用水平以 + !为右极限，其值趋于无

穷大。

以上的最优决策结果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若政府行政机构

提高一单位的公共投资，则其效用因此直接下降一个单位，但公共投资有生产性，其在当期又可使产量增加

m 个单位，由(8) 式可知私人资本的路径不受影响，因此当期的居民消费增加
m

1 + τ
，因此消费税税收可增加

mτ
1 + τ

，由此政府行政机构的效用间接增加
mτ

1 + τ
。又由于m ＞ 1 + τ

τ
，因此

mτ
1 + τ

＞ 1，这样政府行政机构的效用

净增加了
mτ

1 + τ
－ 1 ＞ 0 个单位。因此政府行政机构的最大化行为会导致公共投资的增加，又因为公共投资的

边际生产恒为 m，因此公共投资趋于无穷大，消费会趋于无穷大，因此居民和政府行政机构的福利会趋于无

穷大。

由各变量的参数表达式可知，在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最优公共投资、家庭和政府行政机构的

各期消费和购买支出及其终身效用水平趋于无穷大，而且均与具体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无关。公共投资的生

产效率 m ＞ 1 + τ
τ 形成另一个梯级，在该梯级上，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与具体的公共投资效率无关。

比较公共投资的效率梯级 m ＞ 1 + τ
τ 与 0≤ m ＜ 1 + τ

τ 的情况可知，居民各期消费和终身效用水平及政

府行政机构的各期购买支出和终身效用水平在
1 + τ
τ 上下有一跳跃。根据以上三种情况的论述可知，这是政

府行政机构对公共投资的最优化行为决定的，在 0≤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最优投资比例为零;在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最优投资比例趋于限定范围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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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情况: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

在这种情况下，由(9) 式可以得到代表性居民消费水平为:

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 1 + τ
τ

A
(αβ)

1－αt+1
1－α kαt+1－1 (30)

当 t→ !时，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 1 + τ
τ

A
(αβ)

1
1－αkαt+1－1 。 (31)

由(30) 式可以得到代表性居民的终身效用水平为:

∑!

t = 0
βt lnc*t = lnαβ［ α

(1 － α)(1 － β)
－ α

(1 － α)(1 － αβ)
］+ α

1 － αβ
lnk－1 + 1

1 － αβ
ln 1 － αβ

1 + τ － 1 + τ
τ

A

(32)

由(10) 式可以得到政府购买支出为:

g*
t = (τ － A)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τ

(αβ)
1

1－αβt (αβ)
－αt+1
1－α kαt+1－1 (33)

由上述(33) 式可以得到政府行政机构的终身效用水平的解析表达式为:

∑!

t = 0
βt［(τ － A)c*t ］ = ∑!

t = 0
βt［

1
αβ

1 － αβ
1 + τ
τ

(αβ)
1－αt+1
1－α kαt+1－1 ］ (34)

由式(20)、(21)、(28)、(29)、(33) 和(34) 可知，在公共投资生产效率的四种情况下，对应公共投资的

生产效率0≤m ＜ 1 + τ
τ 和m ＞ 1 + τ

τ 两个区间分布，政府各期购买支出、稳态购买支出和政府行政机构的终

身效用水平呈二级梯级分布，而且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梯级越高，政府行政机构福利水平梯级越高。
由(33) 式和(34) 式可知，政府行政机构的购买支出和终身效用水平与公共投资比例无关;由(30) 和

(32) 可知，代表性居民的各期消费及其终身效用水平跟公共投资比例相关。在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由于政

府行政机构效用水平与投资比例无关，而代表性居民的终身效用水平与投资比例有关，因此利己的政府行政

机构没有动力针对居民的消费及其终身效用无效率而有所作为，由此可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投资的

比例是无法内生确定的。
进一步考虑公共投资比例 A 的法律限制:0 ≤ A ＜ τ，各期消费、稳态消费及终身效用水平的范围为:

1
αβ

1 － αβ
1 + τ

(αβ)
1－αt+1
1－α kαt+1－1 ≤ c*t = 1

αβ
1 － αβ

1 + τ － 1 + τ
τ

A
(αβ)

1－αt+1
1－α kαt+1－1 ＜ + !

1
αβ

1 － αβ
1 + τ

(αβ)
1

1－α ≤ css ＜ + !

lnαβ［ α
(1 － α)(1 － β)

－ α
(1 － α)(1 － αβ)

］+ α
1 － αβ

lnk －1 + 1
1 － αβ

ln 1 － αβ
1 + τ ≤∑

!

t = 0
βt lnc*t

由此可以判断，在公共资本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公共投资比例无法内生确定，这会导致居

民福利的净损失。

在公共资本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居民各期消费、稳态消费和终身福利水平仍能保证不少于公

共投资生产效率 0 ≤ m ＜ 1 + τ
τ 时的水平。这样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的四种情况下，对应公共投资的生产

效率在0≤m ＜ 1 + τ
τ
、m = 1 + τ

τ 和 m ＞ 1 + τ
τ 三个区间的分布，居民福利水平呈三级梯级分布，而且公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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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生产效率梯级越高，居民福利水平梯级越高。

由(34) 式得 e*t = A 1
αβ

1 － αβ

1 + τ － 1 + τ
τ

A
(αβ)

1－αt+1
1－α kαt+1－1 ，由此可知:

当 t→ !时，e*t → ess = A 1
αβ

1 － αβ

1 + τ － 1 + τ
τ

A
(αβ)

1
1－α (35)

由(35) 可知公共投资无法内生确定。进一步，因为公共投资比例 A 的基本限制:0 ≤ A ＜ τ
所以 0 ≤ e*t ＜ + !，0 ≤ ess ＜ + !。 (36)

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0≤m ＜ 1 + τ
τ 的情况下，最优公共投资为零;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最优公共投资如(36) 所示有限大小的实数，而在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最优

公共投资如(26) 所示会趋于无穷大。对于公共投资在不同公共投资效率下的这种梯级分化有一个经验性的

检验。如我国在高速公路、高铁等高收益项目上的投入增长迅猛，以高速公路来说，从1988年起步到通车1万

公里，用了 12 年，从1 万公里到突破2 万公里，只用了4 年，从2 万公里到突破3 万公里只用了2 年。而在基础

科研、教育、卫生、垃圾回收和处理、污水处理及农田水利等低收益项目上的投入却长期处于低水平。这种不

同项目投资的巨大差异是我国政府主导公共投资的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

四、结论和政策意义

本文深入分析了公共投资的内在确定机制及其福利影响，在政府主导公共投资的增长方式下，可以看到

公共投资决策依赖于公共投资的效率的梯级水平，其效率梯级差别会导致显著的福利水平差异，这是政府主

导公共投资的增长方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特别是在当前扩大内需战略下，提高公共投资

效率梯级具有特别重要的福利经济学含义。具体地，有如下政策意义:

首先，以法律制度确保公共投资效率。由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的四种情况的分析可知，在政府主导公共

投资的增长方式下，在公共投资的高效率 m ＞ 1 + τ
τ 的梯级高上，居民和政府行政机构有较高的福利水平;

在公共投资的低效率 0 ＜ m ＜ 1 + τ
τ 的梯级上，居民和政府行政机构的福利水平较低，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

符合居民和政府行政机构双方的利益。公共投资 0 ＜ m ＜ 1 + τ
τ 和 m = 0 有相同的结果，若无更多的公共投

资规则，较低效率的公共投资与零效率的公共投资必然有相同的福利水平，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超过
1 + τ
τ

可显著提升经济整体的福利水平。因此，在当前政府主导公共投资的增长方式下，需要深化公共投资体制改

革，制定公共投资促进法等措施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并使其整体在关键值之上，这对居民和政府行政机构是

双赢的举措。
其次，对高收益项目、低收益项目的公共投资进行合理搭配。在现有的政府主导公共投资的框架下，若对

公共投资没有特定规则限制，则政府行政机构的最优行为必然导致投资过热和不足会同时存在，若公共投资

项目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则对如高速公路之类的高收益项目投资会趋于无穷大，而对教育和基础科研项目投

资则会为零，但完全倾向高速公路之类的资产必然会使得公共投资整体的边际生产率下降，而一旦公共投资

各种项目的生产效率处于 0 ≤ m ＜ 1 + τ
τ 的梯级，最优公共投资必然会为零，因此整个经济的福利水平将最

终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因此为保证经济整体的高福利的延续，公共投资不能只集中在暂时的高收益项目上，

对于教育、基础科研、新能源新材料等暂时的低收益项目一定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不能因为暂时的低收益

而无投资，也不能因为暂时的高收益而无限制的投资，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对当前暂时的高投资收益项目和暂

时的低投资收益项目进行搭配，只有为未来培育新的增长点，才能保证经济增长和整体经济福利水平不会出

现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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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引入公共投资的社会协商机制。在 m = 1 + τ
τ 的情况下，虽然政府行政机构不会因投资比例的确

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但居民福利却不能得到帕累托改进，显然，这是由于此时缺少确定公共投资比例的机

制导致的，因此为解决福利净损失可以引入投资比例决策的补充机制，如适时引入民众协商参与公共投资政

策，这不会影响政府行政机构但可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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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ogenous Growth based on Public Investment:Model and Policy

ＲEN Li1， GAO Lei2

(1．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2． Xintai Commerce Bureau，Xintai，Shangdong 271200，China)

Abstract:Since public investment is led by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in China，based on Ｒamsey － Cass － Koop-
mans model，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ptimizing behavior for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indicate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investment have an a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 under the the government － led public invest-
ment growth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investment and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fare ap-
pear a gradient distribution and increase in direct proportion． Therefore，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investment and it is vital importance，which means a win － win initiative for residents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endogenous growth;efficiency gradient of public investment;welfare of the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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